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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特别揭秘·秘闻7月5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

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日本申报的“明治工业革命遗
址”，将之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然而，代表社会进步的世界
遗产中，却普遍存在奴役外国劳工的历史事实。

日本“工业奇迹”曾满载劳工血泪

7月5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日本申报的“明治工业

革命遗址”，将之纳入《世界遗产名录》。

对日本申遗持质疑态度的韩国，在教科

文组织做出决定前与日方达成共识。

日本政府在声明中承认，“20世纪40年

代曾有大量朝鲜（半岛）和其他国家的人

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掳至其中一些

遗址所在地从事强制劳役。二战期间，

日本同样施行了征用政策”。

韩国政府声明称，“这是日本政

府首次承认曾在恶劣条件下强迫劳工

工作的历史事实”。新加坡“asia one”

网站评论称，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东

京最终做出了妥协。

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

表张秀琴也表示，强征劳工是日本军

国主义的严重罪行。中方敦促日方正

视历史，以切实行动维护每一位日本

侵略政策受害者的尊严。

代表社会进步的世界遗产中，却

普遍存在奴役外国劳工的历史事实，

难怪英国《卫报》发问，“明治工业革命

遗址”是日本进步的象征，还是黑暗历

史发出的警示？

进步象征还是耻辱印记？
早在2014年1月，日本政府就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递

交了申请书，为23处“明治工业革命的

标志”申遗。日本政府称，申遗主题为

“从亚洲小国到世界经济强国”，希望

借此推动旅游业发展，并“恢复公众的

民族自豪感”。

福冈县大牟田市长古贺道雄对

日本共同社解释说，日本在非西方国

家中“第一个接受了工业革命的浪潮，

仅用50多年就完成了工业化”，工业遗

产群展示了“这一在世界史上罕见的

阶段”，凸显了日本从封建制农业社会

到工业强国的转变。

美联社却注意到了历史的另一面

——表面上看，这些遗迹仅涉及明治天

皇统治时期的1868-1912年，与第二次

世界大战无关，但日方刻意模糊了一个

事实：成千上万的韩国、中国平民及外国

战俘，曾被迫在这些工厂和矿山中，忍受

着虐待和危险日夜劳作。

韩国《朝鲜日报》更直白地指出，日

本申遗的23处设施中，包括9所炼钢厂、

5家造船厂、3个煤矿和5个非工业基地，

遍布长崎、福冈、静冈等8个县。其中，

长崎造船厂、八幡制铁所、军舰岛等7处

设施，与日本强征5.7万名朝鲜半岛劳

工的所作所为难脱干系。

近 1 年多来，韩日两国多次就此

磋商，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直至7月4

日，因韩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申遗项目审定工作被迫推

迟了一天。

同为日本在 20 世纪上半叶对外

扩张的受害者，中国方面也强调，“世

界遗产应本着促进和平的原则”。除

了对劳工的盘剥，史料记载，位于福冈

县北九州市的“八幡制铁所”是用甲午

战争后清政府的战争赔款所建，支持

其生产的煤铁资源，许多也是从中国

掠夺而来。

每位劳工都有一段血泪史
“我还没咽气，他们就想埋藏真

相？就想只手遮天？”在韩国首尔，90岁

的金汉秀（音）对记者发问。他表示，绝

不接受日本为“战争罪行的遗迹”申遗。

1944年，26岁的金汉秀和180多名

韩国工友一起被送到日本长崎造船厂服

苦役。“饥饿难耐”，金汉秀清楚记得当时

的生活——雇主提供的食物“比动物饲

料还可怜”，只有用芝麻渣和豆子制成的

饭团，以及用海水煮过的红薯。

对劳工来说，食不果腹并非最痛苦

的记忆。93岁的孔孝素（音）曾于二战

期间在福冈县三池矿山做苦力，后因逃

跑而遭毒打，丧失了听力。在暗无天日

的矿井里，他经历了无数生死瞬间：塌

方、体罚、疾病……因为不断有人死去，

原本拥挤不堪的宿舍竟变得宽敞起来。

如今，一些曾被日本强征的韩国

劳工正联手起诉日本企业，要求后者

结清工资并道歉。“世界已经改变，但

它们拒绝反省。”用余生为自己讨个公

道，是劳工们共同的心愿。

愤怒的呼声之外，更多当事人已

撒手人寰。1942 年 3 月，英国巡洋舰

“埃克塞特”号被日军击沉，克里斯托

弗·斯通的父亲落水被俘，随即被送上

了开往长崎的“地狱之船”。1945 年，

体重只剩38公斤的老斯通终于回国，

但在45岁时便早早离开人世。

“父亲并没过多讲述他的战俘经

历，但我相信，那段日子加速了他的死

亡。如果日本要申遗，我觉得，他们至少

要问问曾在那些地方受到摧残的人们。”

斯通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将世界遗

产的头衔授予曾发生过暴行的地方，父

亲的在天之灵必定不会愉快。”

大批受害者至今埋骨他乡
据美国《外交官》杂志网站报道，

日本对外国劳工的奴役不仅存在于二

战期间，而是其19世纪末采矿业和制造

业的重要组成环节。从明治时代开始，

日本就使用“工业监狱”为私人工厂供

应劳动力，来自中国和韩国的劳工曾在

日本的矿井和码头扮演重要角色。

战争爆发后，日本工业巨头更疯狂

地榨取外国劳工的血汗，此次申遗的工

厂和矿山只是这个非人道体制的冰山

一角。一个例证是，在日本战败前的一

年间，就有近4万名中国男性被强行带

到日本的135个地区服苦役，统计显示，

平均每6人就有1人埋骨他乡。

面对变本加厉的剥削，劳工们曾

奋起反抗。1945 年 6 月 30 日，遭日军

强掳至日本秋田县大馆市花冈矿山的

一批中国工人，因无法忍受严酷的环

境和虐待发动起义，最终遭到镇压，约

400名劳工丧生，史称“花冈事件”。

时隔 70 年，为还原历史真相，幸

存的两名当事人会同11名劳工遗属，

在今年6月底以一纸诉状将日本政府

告上大阪地方法院，要求道歉并索取

赔偿。“如果日本拒绝面对过去，我们

永远无法建立友好关系。人们应该了

解日本强征劳工的历史，藉此，我们可

以向下一代传递和平的声音。”中国劳

工遗属告诉《日本时报》。

日本对历史闭上了眼睛
尽管日本承认了强征劳工的历史，

但《卫报》报道，东京的政客有意淡化日

本的让步。“日本对待韩国劳工的立场没

有改变。”7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

义伟告诉记者，与韩国在申遗问题上达

成共识，并不意味着日本妥协。

这样的说辞并不令人意外。事

实上，在日方坚持申遗之际，就有不少

人指出，这一举动证明这个国家不愿

正视历史。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

时，华盛顿智库“亚洲政策源”主任明

迪·科特勒批评说，日本并未正确看待

强征劳工的历史，并将之嵌入到对战

争的理解中去。“其他一些国家向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申遗时都能正视历史上

不光彩的篇章，比如英国利物浦，18世

纪，那里一度是奴隶贸易的中心。英

国人没有罔顾相关史实，而是在当地

建起了纪念馆、博物馆，还在利物浦大

学成立了研究中心。”科特勒说。

韩国在野党“新政治民主联合”

成员李旭远（音）指出：“那么多韩国人

和中国人曾被迫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工

厂和矿山劳作，日本却试图对真相闭

上眼睛；然而，世人早就知晓了一切。”

（据《青年参考》）

▲6月29日，游客参观军舰岛遗址

▲19、20 世纪之交的日

本八幡制铁所全景

1946 年 2 月 3 日，已向中国投

降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以及日本战

俘等，在国民党的煽动下发动武装

暴动，最终被八路军彻底聚歼。

1946 年 1 月，国民党吉林省通

化县党部主任委员孙耕尧与原日本

关东军 125 师参谋长藤田实彦勾

结，以暗藏在通化市区的 3000多日

本关东军为骨干，组成了一支1.3万

余人的反共武装，商定于 1946 年 2
月3日4时发动武装暴动。

中共通化方面在暴动前 8 小

时才获知情报，很快包围了暴乱指

挥中心姜家大院，活捉了正在开会

的孙耕尧等首要分子，将其击毙。

2月3日凌晨4时，武装暴乱发

动。暴乱分子以原日本关东军士兵

组成的突击队为骨干，手持战刀、枪

支、斧头、棍棒，扑向我通化支队司

令部、市公安局等 10 个重要目标。

全市枪声、爆炸声、喊声响成一片。

通化军民共同反击，仅两个小时就

平定了这场反革命暴乱。

通化中国人对日本人深恶痛

绝。暴乱发生后通化市民怀着强烈

的复仇心理，将日军尸体的衣服都

扒走了，连金牙齿也被砸下。更让

中国军队不可饶恕的是关东军卫生

部队的残忍。原本在关东军卫生部

队投降并表明愿意为中国军民提供

人道救援后，八路军将这支 130 人

的卫生部队成建制地保留了下来。

不料这支部队在暴动中残忍地用手

术刀等器械将中国军队的伤员统统

挑死。通化军民救援部队当即围攻

医院，击毙叛军30余人。

暴乱平息后，通化军民对全市

日本家庭进行地毯式搜查，18岁以

上、60 岁以下日本男人统统带走，

集中进行审查。大搜捕进行了半个

月，暴乱的主谋者大都落网。八路

军在枪决所有日本主谋者时，唯独

留下了藤田实彦，绑着他游街认罪。

这场暴乱消灭了多少日本人，

中日双方的说法不同，但保守估计

有1800多日本人被击毙，3000多日

本男性被俘集中关押。

（据《档案时空》、《中国新闻周刊》）

通化日军暴动
被歼1800人


